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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四季以什么声音出现在你的感官神经

中，就说明你对这个季节的态度如何。好比

一个人如果自信起来，精气神都会爆棚，就

连说话也会充满诗意和幽默。同样，一个人

对四季充满感性和想像，那么，一定对四季

中的声音了然于胸。

但是，每个人对声音的敏感程度不同，

自然的、人工的、自然与人工合成的……自

然的，如蛙唱、蝉鸣、犬吠等等；人工制造出

来的，如汽车的喇叭声、拆迁的轰鸣声、小

贩的叫喊声等等；自然与人工合成的，如音

乐、钟声……

一直以为，自己对文字的敏感远大于

对声音的敏感。理由是声音的传递通过振

动，而文字的传播通过书写。振动有时无法

把控，而书写可以把控。大江大河的奔腾咆

哮，大风大雨的呼啸倾倒，大钟大吕的鸣奏

清唱，声音呈现的固有规律，让我们惊叹声

音的千变万化和存在于广袤空间的无穷魅

力，这就是我们通过耳朵感受到的振动带

来的置身于声音世界的震撼。无他，如雷贯

耳而已。

四季的变化，首先通过声音来完成季

节的转换。春季随着蛙唱，万物复苏；夏季

随着蝉鸣，万物生长；秋季随着惊雷大地，

万物收获；冬季随着滴水成冰，万物蛰伏。

老子《道德经》这样说：“大方无隅，大器

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至善

至美至大至上的音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往

往是绵长且无声，入耳且倾倒，和谐且天籁。

听有声之声，人人都会，人人都懂。听无声之

声，可并不是人人都会，人人都懂了。

小草钻出土壤的声音，你可曾听到？汗

水涌出肌肤的声音，你可曾听到？落叶离开

树木的声音，你可曾听到？雪花飘飞的声

音，你可曾听到？如果听不到，并不代表这

些声音不存在，只是人的耳朵存在听觉盲

区。盲区的可怕之处在于偏见，对于声音的

一种有声与无声的偏见，觉得只有听得到

声音才能体验到声音的轻柔，声音的铿锵，

声音的旋律。而无声并不是真正的无声，只

是声音的另一种存在，是声音的最高级形

态。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听不到自己血

液流动的声音，心脏跳动的声音，胃酸蠕动

的声音，关节摩擦的声音，可恰恰是这些声

音，支撑起人的生命，一个个活生生的生

命。同样，正是那些我们在生活中听不到的

声音，支撑起大自然的四季，一个生机盎然

的世界，才能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触手

可及，却又于无声处。

其实，想听到平时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的方法很简单，简单的只需一个动作，俯下

身去，尽量贴近大地，尽量匀衡呼吸，尽量

排除杂念，声音就会由远到近，由轻到响，

由少到多，汇聚起来，声音的世界，丰富而

立体，空灵而明晰，辽阔而无边。

高僧面壁数年，苦思冥想，就是为了找

到一个无声之声醍醐灌顶，豁然顿悟，打通

天界与凡间的未知通道，传递无声之声宏

观与微观世界真实存在的自然密码，开启

人生之旅无限宽广的求知欲望，就像那只

近乎无声扇动翅膀的蝴蝶，掀起一场风暴

穿越大洋，横贯天地。

无声之力量，有时也会接近疯狂的边

缘，如果没有理性的智慧，将几近疯狂的声

音拉回理性的高度，终将演变成击穿一切

事物的无形子弹，在天地之间。

如果你是一个天生聋哑人，既听不到

声音，又发不出声音，这个世界对你意味着

什么？也许意味着灾难，也许意味着幸运，

也许意味着你要坚强到忍受常人无法忍受

的磨难与苦难，到达至臻至美的境界，那

时，无声的世界对你来说，并非寂静如水，

而是充盈着千变万化的声音。

无声之声，犹如诗歌，一落笔，便绝唱。

无声之声，犹如华裳，一着身，便惊艳。

无声之声，犹如大鹏，一扶摇，便九天。

无声之声
□沙滩

说阿井扳大船，这是我想偷懒少写几个

字说说而已，细细交待起来是要有一大通的

话才可以说明白的。扳大船不是一个人可以

干的事。

渔民捕鱼张网是顺着季节的，就和农民

一样。社会和自然界的东西就是奇，天地万

物都有联系、有规律。所以阿井在沙滩扳大

船也不是一年四季都要干并且可以干的活，

他得辛苦地追着天体轮回在潮涨潮落之间事

工或休斧。

渔村里人气最旺的要算农历六七月。那

时候渔船拢岸要进行一年一度的大修小补。

沙滩上，船头冲着岙口整整齐齐排满了，劳

动号子此起彼伏。

也只有在那样的时候，几经战风斗浪的

渔船才会像大战过后的将军们，褪去军袍，

裸出前胸后背让你见一眼枪伤一样，让你一

睹大海在他身上落下的青痕———船底龙骨上

有浓绿的青苔和吸附在船板的藤壶。

渔村的大船非特殊情形是绝不会让外人

轻易见底的，除非折羽而归，除非阵亡在大

海。我在这里说“阵亡”立刻就有一种仿佛在

自我亵渎般的搓揉心灵的疼痛，因为那个时

候，一定是一个悲壮而伤痛的故事。

苦的东西可以多吃，苦的事还是不要多

说的好。

在待修和完工的渔船里年年都会有一艘

特别养眼的。这艘船一定是大木阿井亲手打

造的。在历经无数道繁复的工序之后，一根

一根凝聚着几十年、上百年大地精气的树

木，铆是铆钉是钉地结合成一艘船，如同鱼

肉蟹酱喂养的渔家少年终于出落成英俊的小

伙，期待着到大海里一试身手。

大船下水在渔村是一件大事，也是营造

节日般盛况的由头。本来打造新船是没有扳

船这道工序的，只有正在修的船，为了将船

底龙骨两边加固补正一番，才有必要将船侧

翻过来，甚至船底仰面见人的。

但阿井之所以成为名人，也真是在于与

众不同、别出心裁。在他看来，扳船就是船最

好的广而告之，好比好汉孤身独斗一群无赖，

先来个石板地上就地翻飞，落脚之处尘扬石

裂，硬生生地告诉你，老子的肉身结实地连在

石上翻滚都不怕，还怕你几下花拳绣腿？

扳船是大事。大事就要有担纲策划指挥的

人。这个人往往也是阿井。傍晚，阳光温和，落

日浮在海上，余晖如万道金光投射到云里，便

幻化出橘红、紫褐、金黄……万千颜色，勾勒出

金钩、玉马……无数物像。这样的情色会让渔

家男儿生出万般柔情，直把新船当作自己的新

娘一样对待。所谓粗中有细才好干大事。

袅袅炊烟升起的时候，男人们才会陆续

聚集到沙滩上，而女人们则早早地等候在滩

头或临海住宅的屋檐下、山墙外，叽叽喳喳

地议论开来。悬崖上，便会有叫得出名儿和

猜不透脾性的鸟，扑楞楞成群飞旋。在这样

的氛围里，小孩子们莫名地兴奋起来，从这

艘船跳到那艘船……

将手臂粗的三道麻绳等距离系在船的大

帮柱上，紧了紧裤带，男人们分成三队顺着

缆绳一字站稳。渔村的名人出场远非当今的

所谓明星能够匹敌。阿井一跳，双手就搭上

了船舷，单脚一点，船帮上烙下一个脚印，身

体一纵，人已经上了甲板。阿井夏天穿衣不

系纽扣，身上的凉玄纱衫在海风里飞扬起

来，就像古战场上的一面旌旗。

“阿将里格啰嗨！”苍劲悠扬的声音在岙

口回荡，阿井吼出亘古不变的渔民号子。“嗨

呀么喽呵……”缆绳在男人们的和声中开始

绷紧，连同男人的手臂和手臂上的青筋；麻

绳的棕毛一根根竖起来，就像渔家男儿的毛

发。“阿将里嘎赛啊！”阿井就是乐队的指挥，

张开双臂往前一推，再次发出号令，“嗨呀么

喽呵”船在号子声中动起来。阿井扯开嗓子，

涨红着脸：“抲鱼老大走拢来啊，多人（指三

副）加上火将娃（指船上的伙夫）呀，齐心协

力劲道大嗨，顺风顺水鱼满舱呵……”船在渔

民号子里缓缓侧转过来，就像渔家男儿休闲

时在舱板上就地一躺，拢着身子将后背留给

渔嫂村姑们评说。

夕阳就要投入大海怀抱的时候，月的影

子也到了头顶。日月同辉的场景只有在没有

一丝尘埃的如渔家人心灵一样纯洁的天空才

能看得到。

阿井扳大船
□阿井

夏日的夜晚，一轮圆月冉冉升起，我趁

着月光漫步来到六横岛荷花村公园。

村公园中央重新挖了一口圆形的大池

塘，池塘正中心用石块搭建了一座假山，池

塘里养了鱼儿，种植了荷花。村子里老一辈

人回忆说，旧时村中有一荷花池，因此这里

被称为荷花村。但由于池塘没有及时得到

疏理，池中污泥淤积，到了农业合作化时

代，村民们干脆将荷花池填了，改成水稻田

种水稻，后来这块水稻田又变成了沼泽地。

近几年，荷花村向着现代化新农村迈进，利

用这块荒芜的沼泽地，建造了美丽的村公

园、村文化礼堂、村文化广场。荷花村宛如

一朵盛开着的荷花，变得美丽动人。

我沿着宽阔的水泥村道走来，池塘四

周绿树阴下安装着大理石凳，地面上绿草

如茵。荷塘四周是用方块石垒砌而成，岸上

围着钢管防护栅栏。辛劳了一天的村民，有

的坐在石凳子上纳凉、休憩、闲聊，有的环

绕着荷塘散步或小跑，有的伏在防护栏上，

指指点点地欣赏着池中绽放着的荷花。荷

池对面一位小女孩，要她的妈妈对着池中

的一朵粉红色荷花拍照，她的妈妈拿出手

机，小女孩歪着头，露出美美的笑容。

圆月悬挂天穹，圆月又是浮在水中。

此时，荷塘的水清洌洌的，平静如镜。月光

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荷花叶子上，泻在

花朵上。碧绿的莲叶和花朵似乎被清洗过

一般，“出污泥而不染”。四周薄薄的青雾浮

起，荷塘像笼着轻纱的梦境。我边观赏边在

想，如果荷花不长在盛夏，何显清凉？如果

荷花不出于淤泥，何来高洁？

荷叶出水很高，像亭亭的少女，穿着绿

色的裙子。层层的叶子中间，零零星星地点

缀着粉红色的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

地打着朵儿的，更像刚出浴的美少女。池中

亭亭玉立的荷花姑娘正向人们展示着自

己，有的自然大方，张开了粉红的笑脸；有

的腼腆娇羞，“欲见游人半遮面”；有的稚嫩

内敛，小脸儿捂得紧紧的、严严实实的，不

肯张开；更有内向怕人的，索性躲在姐妹们

的绿裙下面若隐若现……成群的鱼儿在荷

叶底下游得很忘我，任何路人都无法惊扰

它们。

阵阵微风，送来缕缕清香。这时候，荷

叶与荷花也有丝丝的颤动，本来肩并肩密

密挨着的叶子间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

痕。可见底下是清清的池水。公园不远处的

村文化礼堂传来了悠扬的歌舞声，好一派

祥和、和谐的情景。

天空深蓝深蓝的，偶尔几丝云雾飘浮而

过，夏日的荷花村，荷花池荷花开，伴着荷

韵飘香的味道，渲染了夏季一隅美好清澈

幽香的旖旎风景。

皎皎的月光，细细的夜雾，淡淡的荷

香，月下赏荷，要比白天更有一番情趣。“接

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现在，不

如写成“映月荷花别样红”吧。

夏日的荷花村，荷宛若从千里之外带

着一个甜蜜相思而氤氲放香的美好梦想和

希冀。

荷花村，荷花池荷花开
□力女

安放在大地上的河流
□石泽丰

上苍总是要把一些河流安放在人类的

身边，即使河流要绕再多的弯，赴再长的征

程，上苍也要让它做到，途经村庄，途经人

类居住的地方。

仔细一想，这似乎是给了我们一个暗

示：河流的存在，并非只为了流淌，而是要

哺育人类，哺育着世间的物种。

带着这样的命题去回忆老家的那条河

流，当年的河水，如今显得格外清晰。河是

泥巴河，河床里长有青青的水草，鱼儿摆动

着尾巴，快乐地往来游弋，小虾猛然从水草

中窜出，稍顷，又窜进水草丛中。此情此景，

在我童年的生活里，镌刻得如此有棱有角，

并且装裱在了我的生命之中。就是这河，它

以清冽甘甜的水，哺育着两岸的生灵，让物

种一代一代延续下去。那时候，全村人的饮

用水，都是年轻人从这里担回家，倒在水缸

里，备着烧饭炒菜。

河流的存在，让人们止步过。如果没有

一座桥，两岸的交往是何等的不便。他们只

得通过最原始的方式，乘船过河，最终形成

一个固定的渡口。时至今日，在我身边，内

河渡口依旧屡见不鲜。因工作原因，我采访

过一次义渡工。他手拿一根竹篙，撑着船

只，渡着来往的行人。问到为何义务摆渡，

他淡淡地说，只为方便村人安全过河。这是

这位年近六十的老人，三十年义务坚守这个

岗位的原因。在等人的间隙，老人站在船

上，望着流逝的河水，目光有些呆滞。

平时河面不宽，河水也不算太深。河底

的沙石粒清晰可见。在不远去，一艘采沙船

停靠在那里，运输带没在水中。看到如此温

驯的河水，我倍感亲切，我的生命里有过故

乡母亲河的影子，我的血脉里有着河水流

淌。听说这两岸的人们，千百年来，他们也

是在这条河里取水饮用。此刻，我坚信他们

对这条河流的感受，也都如我一般。

事情总是有它的玄机，总是暗藏着一些

我们不愿看到却又不得不去接受的实事，

这条河流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外来者，我不

知道在它过去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那位老人，在接受我采访时，把自己经历过

的悲伤，用早已风干成的一种平和语气，如

剥笋衣般向我诉说开来。

谁都不会相信，在这条河里，竟然发生

过两次沉船事故，两次都是全船覆没，没有

一个活着上岸。听说老人的哥哥和女儿都

在遇难者之中。

我注视着河水，顷刻间有一种说不出的

痛。半晌，老人指着那艘采沙船对我说，好

多年了，它一直在这条河里作业，原本平坦

的河床，如今被开采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深

坑，危险随时会袭来。说这话时，一丝惊恐

再次掠过老人的眼神。在清清的河水下，这

些巨大的深坑如一个个饥饿的胃囊，有的深

不见底。

在物质利益的面前，人们总是以自以为

是的正确追求，破坏自然，最终换来的是让

生命承受着无边的巨痛。

安放在大地上的河流，默默中，不知该

如何去忍受。

屋檐下


